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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中）
作者 editor

  8 月 5, 2015    戚本禹, 文革, 江青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

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

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

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

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

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

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

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

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

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

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

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

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

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

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

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

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

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

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

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

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阿叶子

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

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

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

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

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

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

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

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

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

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

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

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

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

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

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

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

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

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

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

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

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

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

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

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

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

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

“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

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

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

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

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

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

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

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

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

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

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

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

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

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

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

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

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

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

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

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

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

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

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

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

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

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

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

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

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

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

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

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

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

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

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

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

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

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

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

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

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

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

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

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

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

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

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

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

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

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

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

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

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

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

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

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

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

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

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

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

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

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

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

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

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

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

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

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

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

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

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

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

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

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

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

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

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

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

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

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

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

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

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

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

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

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

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

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

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

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

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

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

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

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

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

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

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

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

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

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

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

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

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

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

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

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

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

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

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

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

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

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

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

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

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

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

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

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

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那个时候总

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

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

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

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

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

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

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

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

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

“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

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

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

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

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

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

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

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

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

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

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

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

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

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

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

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

(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

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

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

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

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

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

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

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

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

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

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

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

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

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

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

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

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

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

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

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

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

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

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 人(指谭震林他们)掌

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

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

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

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

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

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

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

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

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

“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

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

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

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

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

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

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

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

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

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

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

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

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

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

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

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

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

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

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

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

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

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

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

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

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

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

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

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

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

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

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

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

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

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

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

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

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

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

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

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

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

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

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

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

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

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

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

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

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

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

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

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

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

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

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

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

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

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

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

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

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

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

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

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

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

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

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

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

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

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

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

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

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

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

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

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

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

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

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

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

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

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

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

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

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

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

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

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

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

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

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

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

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

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来源：爱思想

     

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下）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 

作者 editor

 Share  Tweet

相关文章

文学大观 首发

黄琉：毛创作了五千
年中华文化中的垃圾
之 发微
  5 月 7, 2025    EDITOR

文学大观 首发

黄琉：毛创作了五千
年中华文化中的垃圾
之 发微
  4 月 24, 2025    EDITOR

文学大观

黄琉：毛用淫嫖抹污
布，制作反帝反修大
旗 发微 准
  4 月 16, 2025    EDITOR

书人书话

更多

独立中文笔会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简称

独立笔会 （ICPC），是全世

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

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

由结合的非政府、非营利、非

政党的跨国界组织。

独立中文笔会由一批流亡中文

作家和中国国内自由作家共同

创立于2001年，同年在伦敦举

行的第67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

上获高票接纳为国际笔会下属

分会，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参加

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和其它笔会

交流和合作项目，已成为国际

笔会中最有活力的分会之一。

阅读全文

习总日记  习近平

伊力哈木  何岸泉  余世存

余杰  六四  刘晓波  刘淼

刘荻  刘霞  台湾  唯色

孙文广  尾生  川普

川普日记  廖天琪  张裕

文革  施英  杨天水

杨恒均  查建国  梁太平

欧阳小戎  欧阳懿

武汉肺炎  毛泽东  浦志强

王丹  王全璋  王若望

秦晖  笔会  老酒葫芦

胡平  荀路  西藏  郭飞雄

陆文  陈破空  香港  高新

高瑜

最新文章

王庆民：六四36周年再谈民
主：不是物质和绩效问题

连晨：我们今天共同沉默

王庆民：印巴冲突与南亚结构
性矛盾

连晨：“六四”感言

《自由之笔》第二十一期：张
林维权定流氓

《自由之笔》第十七期：雪峰
红楼梦落井

张裕：当川普……

连晨：偶思（之二）

王庆民：哈佛被禁招国际生风
波：美国草根对精英的怨愤与
不同群体间的撕裂

狱中作家名录

100：黄晓敏

连晨：偶思（之一）

张裕：文革后中共党内人权理
论的启蒙先驱第一人（ “郭罗
基访谈录”讨论会书面发言
稿）

一平：读茉莉《人权之旅》

一平：理想的灰色——读胡平
《犬儒病》

连晨：无法洗刷的耻辱

胡平：郑重推荐卢跃刚的《赵
紫阳传》

陈小平：专访徐友渔：从哲学
家到北京囚徒：我对这种人生
很满意

周勍：没有痛感，就会被淘汰

高行健：《呼唤新文艺复兴》
新书发表会讲话

笔会简介

点击标签看相关文章

YOU MISSED

六四 历史 评论

王庆民：六四36周年
再谈民主：不是物质

绩效问
  6 月 3, 2025    EDITOR21

六四 随笔 首发

连晨：我们今天共同
沉默
  6 月 3, 2025    EDITOR

历史 报道 评论

王庆民：印巴冲突与
南亚结构性矛盾
  6 月 2, 2025    EDITOR21

六四 随笔 首发

连晨：“六四”感言
  6 月 2, 2025    EDITOR

自豪地采用WordPress | 主题: Newsup 作者 Themeansar Home

 简介 主页 联系笔会 国际笔会动态 文坛动态

思想视野 书人书话 文学大观 自由写作 自由之笔 明天 首发

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 书籍下载 友情链接 会员文集 自由写作网刊 会员博客 ENGLISH

了解笔会 笔会动态 狱中作家 会员作品 

专题 旧主网存档 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pen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pen
https://twitter.com/chinesepen_org
https://twitter.com/chinesepen_org
https://www.chinesepen.org/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tur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88%9a%e6%9c%ac%e7%a6%b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6%87%e9%9d%a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b1%9f%e9%9d%9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32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E5%88%98%E5%B0%91%E5%A5%87.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E5%88%98%E5%B0%91%E5%A5%87.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E5%BD%AD%E5%BE%B7%E6%80%80.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E5%BD%AD%E5%BE%B7%E6%80%80.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Zhou1.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Zhou1.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Mao2.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Mao2.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Zhang.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Jiang-Zhang.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Ye-Jiang-Lin.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Ye-Jiang-Lin.jpg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87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text=%E6%88%9A%E6%9C%AC%E7%A6%B9%EF%BC%9A%E5%9B%9E%E5%BF%86%E6%B1%9F%E9%9D%92%E5%90%8C%E5%BF%97%EF%BC%88%E4%B8%AD%EF%BC%89
mailto:?subject=%E6%88%9A%E6%9C%AC%E7%A6%B9%EF%BC%9A%E5%9B%9E%E5%BF%86%E6%B1%9F%E9%9D%92%E5%90%8C%E5%BF%97%EF%BC%88%E4%B8%AD%EF%BC%89&body=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
https://www.linkedin.com/sharing/share-offsite/?url=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title=%E6%88%9A%E6%9C%AC%E7%A6%B9%EF%BC%9A%E5%9B%9E%E5%BF%86%E6%B1%9F%E9%9D%92%E5%90%8C%E5%BF%97%EF%BC%88%E4%B8%AD%EF%BC%89
https://telegram.me/share/url?url=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text&title=%E6%88%9A%E6%9C%AC%E7%A6%B9%EF%BC%9A%E5%9B%9E%E5%BF%86%E6%B1%9F%E9%9D%92%E5%90%8C%E5%BF%97%EF%BC%88%E4%B8%AD%EF%BC%89
javascript:pinIt();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8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8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3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3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s%3A%2F%2Fwww.chinesepen.org%2Fblog%2Farchives%2F32553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text=%E6%88%9A%E6%9C%AC%E7%A6%B9%EF%BC%9A%E5%9B%9E%E5%BF%86%E6%B1%9F%E9%9D%92%E5%90%8C%E5%BF%97%EF%BC%88%E4%B8%AD%EF%BC%89&url=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255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tur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irst-release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30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30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30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tur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irst-release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9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9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9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tur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3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3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23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book-reviews
https://www.chinesepen.org/?p=1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9%a0%e6%80%bb%e6%97%a5%e8%ae%b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9%a0%e8%bf%91%e5%b9%b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c%8a%e5%8a%9b%e5%93%88%e6%9c%a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d%95%e5%b2%b8%e6%b3%8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d%99%e4%b8%96%e5%ad%9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4%bd%99%e6%9d%b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5%ad%e5%9b%9b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8%98%e6%99%93%e6%b3%a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8%98%e6%b7%bc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8%98%e8%8d%bb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8%98%e9%9c%9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8f%b0%e6%b9%b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94%af%e8%89%b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ad%99%e6%96%87%e5%b9%b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b0%be%e7%94%9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b7%9d%e6%99%a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b7%9d%e6%99%ae%e6%97%a5%e8%ae%b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bb%96%e5%a4%a9%e7%90%aa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5%bc%a0%e8%a3%95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6%87%e9%9d%a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6%bd%e8%8b%b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d%a8%e5%a4%a9%e6%b0%b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d%a8%e6%81%92%e5%9d%8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9f%a5%e5%bb%ba%e5%9b%bd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a2%81%e5%a4%aa%e5%b9%b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ac%a7%e9%98%b3%e5%b0%8f%e6%88%8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ac%a7%e9%98%b3%e6%87%b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ad%a6%e6%b1%89%e8%82%ba%e7%82%8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af%9b%e6%b3%bd%e4%b8%9c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6%b5%a6%e5%bf%97%e5%bc%ba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7%8e%8b%e4%b8%b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7%8e%8b%e5%85%a8%e7%92%8b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7%8e%8b%e8%8b%a5%e6%9c%9b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7%a7%a6%e6%99%9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7%ac%94%e4%bc%9a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8%80%81%e9%85%92%e8%91%ab%e8%8a%a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8%83%a1%e5%b9%b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8%8d%80%e8%b7%a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8%a5%bf%e8%97%8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83%ad%e9%a3%9e%e9%9b%8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99%86%e6%96%8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99%88%e7%a0%b4%e7%a9%ba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a6%99%e6%b8%af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ab%98%e6%96%b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tag/%e9%ab%98%e7%91%9c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7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3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3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62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62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667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7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75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75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75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8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60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7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57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57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57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57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913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56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568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53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8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8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7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7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7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4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2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5327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special-topics/june-fourth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histor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commentar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date/2025/0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editor2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editor2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7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special-topics/june-fourth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informal-essa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irst-release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7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702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date/2025/0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histor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reportag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commentar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0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date/2025/0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editor2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editor21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special-topics/june-fourth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prose/informal-essay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irst-release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0669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date/2025/06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author/cheer
https://www.chinesepen.org/
https://cn.wordpress.org/
https://themeansar.com/
https://www.chinesepen.org/
https://www.chinesepen.org/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9
https://chinesepen.org/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contact-icpc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pen-international-new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ry-new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thought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book-review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literature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reewriting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pen-for-freedom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tomorrow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first-releases
http://www.liuxiaobo.info/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book-download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6289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0630
https://www.chinesepen.org/magazine
https://icpcblog.net/
https://www.chinesepen.org/english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icpc-brief-introduction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icpc-new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ipc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writings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topics/category/special-topics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